
第一次伴着音乐翩翩起舞，你我
默契的配合赢来了阵阵掌声，这是我
们之间独有的共鸣吗？我想心有灵犀
莫过于如此展现，灯光、音乐与醉人的
心跳，在那一刻仿佛停滞，只有我和
你。

那天，你手捧玫瑰，别具新裁的卡
片设计，以一丝飘渺的浪漫叩开了我
的心扉，看着你温柔的眼眸，宛如盛夏
炎热的午后，掬一捧清凉的河水，滋润
焦渴的芳菲。你的笑靥，迷醉了我的心

田！从那刻起，我知道牵着你的手而舞是
我最轻松惬意的时光。

海枯石烂的誓言终究敌不过命运的
纠缠，美丽的爱情童话终究无法抵御现
实的摧残。看着淡淡的月光，一杯红酒无
法引喻我们间的眷恋，我们的人生已在
不经意间错过，我知道这该是永恒的道
别。

走过街头，听着那悦耳的音乐声，恍
惚中似乎掠过你的身影，努力挣扎着能
扑向你的怀抱，可惜那只是一缕阳光后

的海市蜃楼。暮然回首，模糊的身影已渐
行渐远，不再清晰，背后只留下自己孤独
的身影。

你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令人陶醉
的音乐和优雅的舞步，将永远冰封于记
忆中。你犹如我生命的旗帜，绚丽地迎风
招展着，远远的观望着你挥舞的模样，却
无法触及。静静的午夜，浸染了几多相
思，柔和的灯光下，我的泪如泉涌，肆意
流淌着一行行思念。

离别后的寂寥，才让我发现自己

内心深处最在意的不是留下的伤口，
而是你在我心中留下的那一抹驿动
的弧线，曾经说过这一生只为你而
舞，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那抹凄艳的
红。

我知道从前的那段已不再有，生命
中再也奏不出那么美的乐章，错过了就
无法挽回，你我只不过是茫茫人海中，彼
此擦肩而过的过客，错过了一时，就错过
了一生。地老天荒的情形里，只抒写着我
沧桑的旅程和寂寞的情感。尽管有时候
也纠结，有时候也彷徨，但那刻才是人生
的永恒。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
暮。只要记着我们曾共谱过人生的某一
段篇章，共同演绎过一份真实的舞就已
足够！

一生只为你而舞
□程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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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广 告

望月怀人是中国传统诗词常见的
题材，这是任意翻阅一本古诗词选本，
也是可以让人随时感受到的。月亮里
除了传说中的奔月嫦娥，伐桂的吴刚
和捣药的白兔，可让人生出一些绮丽
的想象，为何还可以慰人离思？唐诗人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有这样的
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
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
明？”高悬夜空的满月，银光无远弗
届，天下皆可仰视。关山远隔之人，彼
此虽不可见，但藉一轮明月，可将两地
视线交集，观月思人，以慰情怀，就是
很自然的事了。

中国是一个富有诗教传统的民
族，明月良夜面对此景岂能无诗？于是
咏月怀人之诗由此生焉，丰富了祖国
诗歌艺术的宝库，也丰富了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看古人咏月怀人

的诗词，真是精彩纷呈，各尽其妙。
苏轼写过几首中秋怀人的诗词，根

据其处境与心境的不同，对月的情思是
不一样的。他与其弟苏辙不能相见时，面
对一轮中秋明月，他对月嗔怪道：“不应
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月亮呵，月亮，你对我有
恨么？偏在我兄弟不能团圆时，却出落得
这般圆润！待得一日兄弟团圆了，一同赏
中秋圆月时，苏轼却又说：“此生此夜不
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阳关曲·中
秋月》），却又恨月不长圆，盈而又缺，如
同人间事，不能恒久花好月圆。

南宋诗人周紫芝看月怀人，却别是
一番不同的心绪，他说：“今夜十分，霜
月更娟娟。怎得人如天上月，虽暂缺，有
时圆”（《江城子·夕阳低尽柳如烟》），
亲友之间虽有别离但能够时有团圆就
好，这不算奢望的念想怕也难能，但却是

人们所盼望的。望月怀人，心中有痛，有
的诗人就不那么理性，宋词人晏殊咏道：
“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恨月为
何不体谅人的苦楚，一整夜都明亮地照
着，刺激得屋里思人一夜不成眠。

月圆之时令人易对远方的人生出思
念，最为思念的恐怕还是情人与妻子。唐
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云：“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
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
手赠，还寝梦佳期。”面对高天一轮满
月，“竟夕起相思”的诗人，灭烛看月满，
披衣觉露寒，而情不能已，只能归卧“梦
佳期”了。自古以来在对人的感情中，对
情人与妻子的思念，是最为深沉与缠绵
的。

杜甫有一首《月夜》诗：“今夜鄜州
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

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
幌，双照泪痕干。”唐至德元年（756）八
月，杜甫为安史叛军所俘，羁于沦陷后的
长安，此诗为思念家中妻子所作。此诗艺
术上最为人称道处，是从对方的一面着
笔道来，不写自己如何思念妻子，却揣想
妻子如何思念自己，妻子“香雾云鬓湿，
清辉玉臂寒”望月情状的描摹，表现了
诗人对战乱中妻女的深切思念。乱世中
而妻离子散，是尤为人所沉痛的，杜甫的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之念，并非
一家一室之期盼。

正如苏轼在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所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
缺，此事古难全。”不说从前时局动荡与
战乱频仍的年代，就是在如今民族振兴、
国泰民安之时，人们为国家建设与自己
的事业，也不免与亲友妻儿时有分离。在
望月怀人之时，都希望彼此身体安康，在
人间互相惦念牵挂，苏轼“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之名句，所以久为人传诵，
其缘由正在于人同此心。可谓天上一轮
明月，人间几多情思，古诗人怕是已经替
我们说尽。

古时月
□吕达余

流水的岁月，冲淡了记忆中的些
许人和事。但二十八年前经历的人生
一件大事，随着不时的一遍遍地向亲
朋好友重述，尤其是受益的肢体朝朝
暮暮伴我生活和生存，已如刻刀重重
地镌刻于我的脑幕。

一九八八年秋末的一个细雨飘洒
天气。中午下班，一位好友邀我同去他
家吃饭。骑车路过淮河路铁道口时，自
行车前轮一下滑进铁轨之间，车身倾
倒瞬间，我便急忙用右手在地面支撑
了一下。就这平平常常的一个动作，待
到朋友家洗手时，竟忽然发现右手腕
处出现了一个犹如拇指肚大的软包。
按按揉揉，不疼也不痒。是以前就长有
的，自己没发现，或还是刚才手掌撑地
不慎骤起的，自己糊糊涂涂也讲不清
道不明。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就这不经意间突现的症状，不想在
接后的治疗中竟经历了一段痛苦不堪
的历程，尤其终生难忘的是其间由于
铜陵、马鞍山两地相关领导的热情关
心，才得以使濒近致残的右手恢复正
常功能。

当时我到距单位较近的一家医院
就诊，做个小手术。但小手术做得并不
成功，并埋下了祸根。

一夜疼痛难寝。右手腕、右手掌出
现肿胀。我去医院找手术医生，他告诉
我属正常现象，过两天就会转好。可是
三天以后、一个星期以后，右胳膊尤其
肘关节以下肿胀得像是充足了气，右

手手指更是肿得一个有平时两个粗。活
动受限，不能上抬。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字
工作的记者是何等痛苦！这时医生也慌
神了，他几次到我家里送药，但病情不见
好转。

右手腕处出现的那个软包，在就医
过程中知道那是腱鞘囊肿。手术时医生
不仅弄破了外层的包膜，未能将囊肿完
整地取出，而且在经脉丰富的手腕处动
刀子，千不该万不该将竖刀口横着拐个
弯，以致伤害了尺神经。

几经治疗无效，为求右胳膊能消肿，
每日只能在有色职工总医院做红外线理
疗。时任该医院门诊部主任的钱玉甫，知
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要赶快去马鞍山
市马钢医院请孙学良教授把损伤的尺神
经修复好，并说孙教授是安徽微血管方
面的第一块牌子，曾经成功做过断肢再
植，还说他有幸听过他的一次医学讲课。

先请铜陵有色报社与马鞍山钢铁公
司报社联系，从反馈信息得知，孙学良是
马钢公司医院院长，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当时正在东北地区视察。

为能在他一回来就得到治疗，单位
当时派与我同在政文组工作的同志陪同
我一起先去联系。

从马鞍山回来后约一个星期，接到
要我前去住院的通知。我住的是设有四
五个床位的病房。听说我住的床位已经
空了两天，看来是专为我预留的。

紧挨我床位住的是位来自淮南的年
青木工，他工作不小心一只手掌的手指
全部被电锯打掉了。他不知道断指可以

再植，断指当时也就扔掉了。后来他慕名
求医到马钢医院，为方便以后生活，医生
将他的两根脚趾移植到手掌上。我入院
那天正值他刚做过手术。住在中间床位
的也是位年轻木工。一次他从脚手架上
跌落倒地，随之掉落的斧子一下斩断了
他的一根手指。医生为他做了断指再植，
为确保成活，用灯泡给他在病床上营造
了一个“小暖房”。记得好像还有位是塑
料制品厂的职工，机器将其一根手指的
肌肉撕咬得几乎只剩下一截白骨。医生
就将其白骨埋进大腿肌肉里，待成活后
与肉一起挖出来，然后进行一次又一次
地修复，直至如原手指般粗细。还有手指
被煤球机器轧断的……这医院简直像座
人体健康修复工厂。即使在二十几年后
的今天说来，有的医术也还是闻所未闻
动人心魄的领先！

与这些病人相比，我的病情算是轻
的。但在我肿胀得如平时一点五倍粗的
胳膊里，要将不知什么模样多么细微的
尺神经修复好，我不免还是担心。

我入院第二天上午医生查房。孙学
良院长带领医生、护士长以及实习生约
20人，针对我可能是少有的尺神经损伤
病例给大家现场讲了一课。

手术那天，护士一早就将我右胳膊
作了备皮、消毒等处理。通知进手术房
时，我本想走着进去，护士坚持要我躺上
手推车。进去时，只看到几个身穿白大
褂、面戴口罩的医生在等我，躺上手术
台，打了一针，我闭上眼睛，然后就不知
所以然了。

被送进病房时，右手腕至手臂包裹
了一圈厚厚的纱布。后来从手术单签字
知道，给我做手术的是孙学良院长及他
的大弟子――一位面容和蔼的王姓中年
女医生。整个手术过程是在显微镜下精
心操作的。

手术做得很成功。右手臂和右手掌、
手指的肿胀逐渐消退。一星期后拆线。王
医生叮嘱我一定要坚持右手的功能锻
炼。

时间进入一九八九年。这年春节前，
我出院回到铜陵。

三个月之后，南京的朋友出于关心，
要我从马鞍山到南京再作一次复查。那
天一早，朋友带我到当时的南京军区南
京总医院找到该医院专家组一位蒋姓专
家组长，他便带我们到骨科。骨科当时正
在开早会。主任见到蒋专家组长马上停
止了会上讲话，问其有什么事。蒋专家组
长说：“我给你带来一个病人。”主任听
过情况介绍，又对我右手作了功能活动
检查，接后仅说了一句：“孙学良做的手
术，尽管放心！”

孙学良院长的名气在南京医学界也
大着呢！这之前曾听说蚌埠一木工的一
只手掌被电锯锯掉一半，将锯断的手掌
用保暖瓶装着，连夜把病人送到南京一
家大医院。这家医院叫他们赶紧去马钢
医院找孙学良。

经过这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的右
手和右手臂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常规活动
功能。

事情的发生是不幸的，最终能得到
有效治疗却又是幸运的。我终生深深感
恩铜陵、马鞍山两地的相关领导和医务
人员。值铜陵、马鞍山两市建市六十周年
之际，特以感恩之心写下这篇纪实文章。

恩感两地
□王洪启

总觉得四季是一世爱恋。
春天是爱的初萌。从欲隐还现的

苞蕾，到羞涩鹅黄的新芽，再到华美的
爱的诗篇，到万紫千红的相如大赋；然
后是夏，姑娘接受了小伙的爱意，爱情
热烈，如火如荼，奔放、狂热，灼得人脸
发烧，心狂跳。爱的时候，骄阳似火；吵
架伤心了，那就大雨滂沱；这样折腾下
去，要么旱了要么涝了，没法好好生
长，生长是要安静的。于是到了八月，
就会隔三岔五地下一场雨，空气中渐
渐就有了凉意了，秋的细胞，就在风里
长大了。

但初秋可不是老夫老妻的，早晚
凉，中间还是热的，不过温和些了。就
像已婚的夫妻，不会再在公车上秀恩
爱了，可在无人处，他走过来，总要蹭
她一下，她就给他一个白眼，甜得就像
地里的秸秆。热烈的灌浆期已经过了，
田里、地里、河里、山上，所有接受爱情
的植物，都把那些誓言、甜言蜜语、对
生活的感悟静静品咂，要在立秋之后，
冬至之前，捧出爱情的果实来。

这时候还没有沧桑，所以一切都
是幸福模样。虽然有时候，还会秋老
虎般狂热一回，有时候还会大雨倾盆
般吵架一回，可是大多数时候，他们
安静而不暮气、端庄而不死板、温和

而不世故，他们是成熟的夫妻，他们的
孩子在田野里长着。他不再搂着兄弟喝
酒大醉而归，她也不会拖着拉杆箱潇洒
出游几月不回。她健硕而美丽，看玉米
就知道了，修长，怀里揣着果实；他憨厚
而沉稳，看山芋就知道了，灰头土脸的，
可是满脸是笑，看着喜庆。花胡子霜降
和白胡子立冬在远处看着，捻着胡须，
微笑频频点头。

有时候一连下几天雨，就有点梧桐
秋的味道，让人伤感。那是他俩冷战呢。
可是别急，总有云开日出时候，太阳一出
来，还是那么热烈。他们有责任感的，娃
在地里没长大呢，况且毕竟刚从夏天来
啊，还有点孩子脾气的。既没有脱离夏的
热烈，又未来得及修成白露的淡定，爱恨
纠结中平衡着，这是修炼。

但夏天真的就过去了，在吵吵闹闹
的修炼中过去了。谁说不怀念那是假的，
那盛大开敞的夏天，激情四射的夏天，那
浓荫匝地，那密雨敲窗，那鸟语嘈喧，蝉
鸣如雨，那翠绿欲滴，碧海如天，那些青
春的细节，那些难忘的哭哭笑笑的丰盛
的日子，就都那么过去了。但是没有开不
败的花，新陈代谢，盛极必衰，是肃杀，也
是大爱，是生命的和自然的法则。好在，
已经有了缓冲，可以进入下一个节令，接
受淡，品味淡，渐渐从容。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董改正

到朋友家去玩，朋友家的院子里，
一棵树引起我的注意，严格的说，引起
我注意的是树上缠着的藤。树上的叶
子，掉得差不多了，树上的藤，依然绿
着，就总觉得差了一种色彩。不知名的
树，不知名的藤，唤起我对家乡的回
忆。

我的老家在小山村，母亲在屋前
屋后，种了许多树，等树长高了，母亲
便在树下种丝瓜，种豆角，种南瓜，种
黄瓜，等等，待这些瓜果，长高，可以
爬树了，母亲便用细绳系住瓜果苗，
引导它们往树上爬，等不了多久，树
上便开满了花朵，黄的，红的，紫的，
别样好看，吸引了采蜜的蜜蜂，招来
跳舞的蝴蝶，这不起眼的树更显风韵
了。

说真的，这些树和树上的瓜果藤，
把春天装扮。同时，瓜果藤上的果实，
带给母亲幸福的笑容，也增添了我童
年的乐趣。有时，树下，我坐在小板凳
上，望着树，也望着树上的藤，幻想着，
要是有一天，这树长到天上，藤也爬到
天上，是不是它们可以到月亮去看嫦
娥呀。那时，妈妈说，你尽乱想，树和
藤，才没那么高要求呢。可是，待到秋
天，瓜果少了，藤叶也少了，没了往日
的娇艳，看着树，我也没了激情。

其实，我的奶奶和爷爷，就有点像
树和藤的关系了。当年，奶奶家穷，爷
爷家还算富有的人家。奶奶五岁的时
候，就送到爷爷家，成了童养媳，爷爷
和奶奶同岁。20 岁时，爷爷和奶奶就
结婚了。爷爷也争气，做点小生意，能
赚到钱，养家当然没问题，还有节余的
钱，照顾奶奶老家的兄弟姐妹，奶奶当
然高兴。小时候，奶奶常对我说，爷爷
就像一棵树，她就像一根藤，缠着树，
靠着树生存。我说，不对呀，树也要有
藤才好看呀。奶奶说，说得也对，光有
树，没有藤，那多没意思。事实确也好
此，奶奶为爷爷生儿育女，把家里打理

得四平八稳的，在外做生意的爷爷，踏
实。后来，爷爷 60 多岁了，因劳累，病
了，并且病得不轻，这棵树仿佛枯萎了一
般，作为藤的奶奶也没了生气，整天唉声
叹气的，唉，这日子，怎么过呀。爸爸安慰
奶奶说，没事的，孩子他爷会好起来的，
他是我们全家的支柱，这棵树不能倒。可
是，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爸爸、叔叔
和姑姑，想方设法救爷爷，可爷爷依然没
有闯过死神这一关，爷爷走了。

爷爷走后的半年，奶奶依然在悲痛
之中，沉默少言，整天茶不思，觉得饭不
香。爸爸、叔叔和姑姑，轮流照顾奶奶，可
奶奶依然没有快乐起来。放学回来，我主
动陪奶奶玩，想给她带去快乐。可奶奶在
我面前提起爷爷，总是泪流满面，奶奶
说，唉，我这个藤，现在没什么攀的啦，没
了方向，没有谁可以代替你爷爷的。听奶
奶的哭泣声，我的泪水也流下来了，说，
奶奶不哭，不要哭了……有时，奶奶会对
我说，你是男子汉，将来也做一棵树，等
着好多漂亮的姑娘来缠。奶奶的话纯朴，
奶奶的心意，我懂，她只是渴望自己的孙
子将来有个好出息。后来，奶奶带着悲
痛，去“缠”爷爷去了。如果地下有灵的
话，我想奶奶这根藤，喜欢爷爷这棵树，
依然过着幸福的生活吧。我默默的祈祷
着。

我的思绪论在盘旋，情不自禁的来
到树下，凝望这棵树，抚摸着树上的藤。
朋友见我这样动情，遗憾的说，要是在春
天，这根藤缠着这棵树，开满花，这树格
外精神，这藤也格外漂亮。

记得余秋雨在他的 《藤葛飘飘》一
文中说过，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
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
它一眼。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
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我想，人世间的夫妻，无论谁当树，
谁当藤，只要相互帮扶，相到映衬，两人
的生活才会美好吧。因为藤需要树，树也
需要藤。

那藤那树
□张培胜


